
 

 

关于广播学、电视学的几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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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 年 10 月 17 日） 
 

温济泽 
 

我想谈谈对于建设和发展广播学、电视学的几点思考。 
谈以下六点： 
 

一、广播学、电视学在科学领域中的地位 
 

有的同志提出：广播学、电视学是新闻学的分支学科呢，还是应当成为独立的学科？ 
关于这个问题，我想应当从历史发展来研究。在我国，新闻学有较悠久的历史。从我国

人自己编写的第一批新闻著作出版至今，已将近 70 年。以“广播学”、“广播电视”命名的

书籍，是近几年出现的。我国人自己创办广播，有 60 年的历史。我们党创办广播到现在，

是 46 年。在革命战争年代，广播电台属于新华社，是新华社的一个组成部分。进城以后，

广播电台从新华社分离出来，成立自己独立的机构。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个较长时期内，播

仍是一种以传播新闻为主的宣传工具。过去把广播作为新闻学研究的一个部分，就是由这样

的历史情况和条件决定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广播电视事业有了空前巨大的发展。

广播电视中，在新闻节目之外，文艺、教育、服务等节目的比重迅速增大，各类节目都拥有

广大的听众和观众，都各自显示出它们的重要作用。特别是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带来的我

国科学的复苏、发展和走向繁荣，我国的新闻大大发展了，对广播电视学的研究也空前开展

起来，并发出了建立广播学、电视学学科的倡议和呼声。过去的新闻学实际上是报学，广播

也曾经是仿照办报的方法来办的；现在的广播、电视已经大大突破了过去的框子，文艺性的、

教育性的、服务性的节目已远远不是新闻学所能包括的内容。在这种情况下，再把它们作为

新闻学的一部分，作为新闻学门类中的分支学科，就不怎么合适了。我想，广播电视发展到

今天，不如把广播学、电视学列为独立的学科更好些。这样，更适合广播、电视的性质和特

点，也更有利于广播电视学科的发展。既然广播学、电视学已经在新闻学母体中孕育成熟，

我们就应当欢呼广播学、电视学这对孪生婴儿的诞生。 
有的同志提出，我们广播电视学会研究的内容，应当包括宣传（编采播）、技术、管理

三个方面。我很赞成。我们研究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规律，研究广播电视工作的基本原则和

方法，都不能不包括宣传、技术、管理者三个方面。报纸工作也有宣传、技术、管理三个方

面，但是广播电视工作中的技术和管理工作要复杂得多，繁重得多。这两个方面发工作做得

好还是差，对广播电视的传播效果有很大的影响。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发展，广播电视传播工

作将不断采取一些新的方式和方法。因此，研究技术和管理的问题是很必要的。广播电视技

术的研究属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的范围。广播电视管理工作的研究，将来也可能要建立一

个专门的学科。我觉得，我们学会应该研究和探讨这些问题。 
有的同志提出：广播学、电视学在整个科学领域中占有何等地位？ 
我想，要回答这个问题，应当研究上个月底党中央公布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

导方针的决议。在这个决议的第 6 条“普及和提高教育科学文化”中，把广播影视和教育、

科学、文学文艺、新闻出版、卫生、体育等并提，指出“各项文化事业，都有各自的重要作

用”，并且指出要“争取使这些事业获得一个大的发展”。广播电视既有“重要作用”，还要



 

 

有“一个大的发展”，那么，作为研究广播电视事业发展规律和广播电视工作基本原则与方

法的广播学、电视学，它们在科学领域中的重要地位，也就不言自明了。 
现在广播学、电视学创建伊始。问题不在于科学界是否认识到这两门学科的重要性，甚

至是否承认它们是独立的新兴的学科，而在于我们的研究工作者能不能真正做到勇于刻苦钻

研和勇于开拓前进，能不能努力使它们成为真正的名副其实的科学，能不能使研究成果在广

播电视事业和工作的发展中起到真正的切实有效的指导作用。 
 

二、研究广播学、电视学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党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第 7 条“马克思主义在精神文明建设

中的指导作用”中说：“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

的根本，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我们建设和发展中国的广播学、电视学，是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科学文化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当然也是不能离开这个根本。 
现在的同志提出用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来研究新闻和广播电视，用系统工程的理

论和发法来研究新闻和广播电视。我觉得这也是必要的只是不能以此来取代马克思主义的指

导，而且两者并不矛盾，完全可以把它们统一起来。 
现代科学已经发展成一个包括众多学科的、非常庞大的、错综复杂的体系。现代科学的

方法论也已经形成了一个多层次的体系。在我们看来，它大体上可以分作三个层次：第一层

次，也是最高的层次，是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哲学方法论，在我们看来，这就是马克思主义

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它所揭示的，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

它所提供的方法论，是最一般的普遍适用的方法论，是整个方法论体系的理论基础和指导原

则。第二个层次，是跨学科的一般科学方法论，如系统论方法、控制论方法、数学方法等等。

它们虽然对于很多专门学科来说，有着较为广泛的适用范围，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但是对于

哲学方法论来说，它仍处于从属的或中介的地位，它所适用的范围仍是有一定限制的，因而

不能成为最一般的方法论。第三个层次，是具体科学的方法论，即各门科学所独有的特殊的

方法。我们研究广播学、电视学，在方法论上，同样有这三个层次。首先，我们必须坚持以

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其次，也应当重视研究和适当应用系统论、控制论等现代科学方法；

至于第三个层次的方法论，具体到我们的学科来说，如广播电视采访、广播电视编辑、广播

电视播出等等，自然也是必须掌握的。这三个层次是密切联系，相互补充的，我们都应该去

努力研究和掌握。 
不久以前，我看过一篇新闻心理学的论文。这篇论文引进现代心理学的一些观点和方法，

来研究报纸读者的心里。我对这种做法是充分肯定，积极支持的。但是，我们同时也应当强

调，新闻心理学必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例如，毛泽东提出的关于宣传工作者

必须了解对象的原理，以及做调查研究工作的一些原则和方法等，对研究新闻心理学，以及

研究广播电视心理学，就都具有指导的意义。 
 

三、研究广播学、电视学必须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 
 

这里所说的理论，首先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这里所说的实际，主要是指我国广播电视的实际，包括历史的实际当前的实际和可以预见的

未来的实际。我们的广播事业已有 46 年的历史，电视也有 27 年的历史了。我们走过曲折的

道路，有许多成功的经验，也有不少失误的教训。现在我们应当从理论原则的高度，对过去

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作出科学的分析和总结。当前的实际问题也有很多，很复杂。有广播电视

事业发展战略方面的问题，有当前广播电视宣传工作的指导思想问题，有广播电视队伍建设



 

 

方面的问题，有改善和加强广播电视管理方面的问题，等等。还有未来的问题，例如到 2000
年，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可能对广播电视产生的影响，等等。我们应当从中找出若干重

要的实际问题和理论问题，作为研究的课题。 
理论联系实际，也就是要“有的放矢”，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根

“矢”，去射中国广播电视实际这个“的”，即对中国广播电视的实际问题和理论问题进行探

索，进行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从其中找出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发展规律，找出广播电视

工作的基本原则和方法。然后，再把寻来得到的这些规律、工作原则和方法应用到广播电视

的实际工作中去，使它在实际中经受检验。正确的加以发展，不正确的加以纠正，不完善的

逐步加以完善。上述的过程应当反复地、波浪式地、不断地进行。实践是在不断发展的，研

究也要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地前进和深入，使认识不断地深化。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使广播

学、电视学的研究，从不完全而逐步完全，从不完善而逐步完善，逐步使它们成为真正的科

学。这就是我们研究广播学、电视学所应当贯彻的原则，应当采取的方法。 
 

四、研究广播学、电视学要吸取有关学科中的有用的东西 
 
许多学科都是相互连接、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的。任何一个学科都不能孤立地进行研究，

而必须从相关的学科中吸取有用的东西。广播学、电视学也不能例外。 
这里首先要讲到新闻学。广播学、电视学是从新闻学母体里孕育和诞生出来的。我们党

的新闻学的理论基础是在延安整风时期奠定的。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在创始时期就实践了这些

理论原则。这是我们广播事业的优良传统。现在虽然主客观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但其中有

些基本的东西还是应当继承和发扬的。近几年来，我国的新闻学有了很大的发展，而且已经

繁衍出不少分支学科，其中有理论方面的，有实际应用方面的，有新闻史方面的。有些研究

成果很值得我们参考和借鉴。 
广播电视有大量的教育性节目，还办了广播大学、电视大学等，因此，研究广播学、电

视学，也应当研究教育学。广播电视有大量的文艺节目，研究广播学、电视学自然也应当研

究文艺理论和创作方面的问题。为了加强对广播电视听众、观众心理的研究，我们还应当研

究心理学。此外，社会学、政治学、语言学、广告学等等，我们也需要研究，并吸取其中的

某些成果。为了加强和改善对广播电视的管理，需要建立广播电视管理学，这又必须从管理

科学中吸取有用的东西。 
这里还应当提到大众传播学。它是 40 年代在西方兴起的一门新兴学科。它同西方新闻

学有血缘的关系，但是在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上又有不同。大众传播学研究包括一切印刷媒

介和电子媒介所实现的传播，书籍也属于大众传播。我们应当对它进行科学的研究和分析。

其中有一些内容和方法，也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吸取的。 
 

五、研究广播学、电视学要采取严谨的科学态度 
 

广播学、电视学现在还没有形成一个科学体系，许多问题还有待于我们去探索。从目前

来看，首先要求我们广泛地搜集材料，充分地占有材料，特别要重视第一手的材料，同时对

材料进行全面的、系统的、周密的、深入的研究。 
搜集、整理和研究材料不下苦功是不行的。在一个长时间了我们把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在

1945 年 9 月 5 日正式恢复播音的日子作为我国人民广播事业创建的日子；后来，研究我国

广播史的几位同志，花了多年功夫，广泛地查找了各种资料，进行了调查访问，才弄清楚延

安新华广播电台最早试播的日子是 1940 年 12 月 30 日，这中间差了 4 年多。从这件事，也

可以说明，充分掌握材料，弄清一个事实，研究一个问题，不是很容易的。关于广播事业的



 

 

材料，现在有旧中国的，有我们党在革命年代的，有建国以来就的。电视的历史比较短，但

也积累了 20 多年的材料。这都是我们研究的基础。但是，现存的材料并不完全，有些史实

还有必要访问调查。对现实的情况更要有计划地进行调查研究。 
恩格斯讲过马克思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态度。他说，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

发展唯物主义观点，马克思也要做多年冷静的科学工作；只有在钻研了大量的、批判地审查

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之后，他才提出这一观点。恩格斯还举过一些实例，如马克

思在写《资本论》第二卷的时候，看来许许多多材料，其中仅俄国统计学方面的书籍就有 两
立方米之多；他宁可推迟著作的出版时间，也总是要把所有的材料搜集和研究齐全。马克思

要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以至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因此，他首先研究了资

本主义社会发生、发展和人类社会发生、发展的一切材料。我们研究广播学、电视学，材料

当然没有那么多，但是，马克思这种严谨的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是我们必须学习的。 
 

六、研究广播学、电视学的目的应当是： 
使广播和电视在两个文明建设和全面改革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我从 1946 年开始做广播工作，到今年 40 年了。头十几年，我在个广播工作的第一线。

中间十七八年，扣除“文化大革命”的十年，还有七八年，我是做广播教育工作。1978 年

我调离了广播系统，但仍然兼做一些新闻广播理论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包括培养新闻和广播

的研究生。有人问我在这长期工作中的主体会是什么，我的回答是：广播是党和人民的喉舌、

耳目，而这主要是喉舌。广播工作者总是站在时代的前列，是为党和人民吹号的，放哨的，

而主要是吹号的；他们是时代的号兵、哨兵，主要是号兵。 
在革命战争年代，国民党统治区的听众，把我们的广播看作“茫茫黑夜中的灯塔”。就

是因为文明的广播，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

同群众见面；能使群众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在党的旗帜下，结成队伍，团结一致，整齐步

伐，为争取革命战争的胜利而奋斗。在这里，广播不是起着进军号、冲锋号的作用吗？广播

工作者不是起着号兵的作用吗？ 
新中国成立 37 年了，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文明正在为把

祖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的、高度民主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现在的情况和问题

要比革命战争年代更加复杂。现在广播电视有了空前巨大的发展，已经深入到城乡亿万家庭

之中。听众、观众有着各种各样的要求和兴趣，广播、电视也有着多种多样的功能和作用。

它不能再只当号兵，它要成为广大听众、观众的服务员和知心朋友，又要成为他们的向导和

教师。广播、电视一如既往，要能够引导和团结广大听众、观众，万众一心，同心同德，去

为实现党和国家当前的总任务而奋斗，但光当号兵就不行了，它应当适应听众、观众的需要，

不断探索和改进新的宣传方式和方法。如何把广播、电视办的更好，更大更好地发挥它的效

益，这正是广播学、电视学应当研究的一个重大问题。 
广播学、电视学是实践性很强的学科。研究广播学、电视学的目的，应当是从广播电视

的实践中，找出它们的理论、规律、工作原则和工作方法，并且把这些理论、规律、工作原

则和工作方法再应用到实践中去，使广播电视工作不断改进，越来越有力地把两个文明建设

和全面改革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这才是研究广播学、电视学的真正目的。 
 

（原载温济泽著：《征鸿片羽集》，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5 年 4 月版。） 
 
注释： 

                                                        
1
 这是在中国广播电视学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